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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
只有打电话，给我们都认识

的人，给四川她的哥哥。但
是都没有她的消息。

正月廿四，我回到了南

京。我知道她不可能在南京，
南京的熟人太多。那么她们
会在哪里呢？刚到南京的日
子，我疯狂地想念女儿玲玲，
觉得自己太对不住孩子了，
两个不合适的人结合在一
起，整天吵吵闹闹，太伤孩子

了。我一想到4岁的玲玲整
天跟着她妈妈东奔西走，就
忍不住要落泪。我太想她了。

4月底的时候，终于有
了消息。我朋友的女儿在浙
江的一个乡镇打工，有一天
她从厂房的窗子里，看到了

厂房围墙外面站着的钱红
和玲玲。我高兴极了，第二
天我坐车赶往那边。我在那
个女孩的带领下，来到了她
们母女待过的地方。我到周

边的农民家去询问，他们都
说没看到过。我又去当地的

派出所反映情况，他们查看
了暂住人员的名单，也没找
到她们。第二天我写了份寻
人启事，打印了50份后在
那个小镇上张贴。张贴的时
候，我看见我的手一直在
抖。我眼睛盯着看，想让它

停下来，可就是停不下来。
回南京的车上，我几乎

绝望了，我看着窗外的风
景，眼泪流个不停。

从正月初七她带着孩
子离开我，到今天快三个月
了，我至今没有她们的消

息。我希望她能看到报纸，
我希望我们能见上一面，不
管结果如何。她愿意回来就
回来，不愿意回来也随她，
我尊重她的选择。但是她得
让我知道女儿的消息。玲玲
太小了，她太不容易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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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迁新居，老公在收拾旧
物时翻出一沓旧信。信被一一

展开，全是少女时代与初恋男
友让人脸红心跳的情书。老公
是懂我的，知趣地退出房间。

尘封的记忆在一封封泛
黄的信纸前被赫然开启，那是
怎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啊，青涩
却甜美。那时，我十八，还不懂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却义无反
顾地和他相爱了。

记得与他的第一次相遇。

那是个雨后初晴的傍晚，我去
图书馆借书，在那条弯弯曲
曲有着沁人心脾清新空气的
林荫道上，莽撞的我竟然与他
撞了个满怀，我一声清浅的
叫，四目相对，我便羞红了脸。
那一幅画面曾多少年定格在

我的梦境里，我不知道，会有
多少次岁月的轮回，才会有那
样干净的相遇。

那以后，心有灵犀般，我们

开始互通情书，爱便在饱满深
情的笔端肆意绽放。偶尔，我们
也会在林荫道上再次相遇，擦
身而过，有意无意的肌肤之亲，

触电般的，心儿便狂乱地跳，然
后是不约而同地驻足回眸。

那时，迫于学业的压力，

虽然我们没有真正说过一句
话，但我们依然笃定，我们是
相爱的，并相约到永远。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转，
我们终没走到一起。我们各自
有了自己的家庭，每天忙于工
作，操持家务，渐渐地，那曾经

的美好便在心里的某个角落
静静藏匿，不再鲜活。

有一次，是凌晨两点，老公
突发盲肠炎，我心急火燎地把

老公送到医院，可巧的是值班
医生也因家里有急事而临时脱
岗，焦急的我忽然想起，初恋男
友已是这家医院的副院长，而
且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抱着一
线希望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说

明用意后，他淡淡地说了声
“不行”，然后挂了电话。

虽然后来经过紧急转院，
老公并无大碍，但我对那晚的
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都不能释怀。我以为，
他会念旧情的，至少，在那段
青葱岁月里，曾经有两颗年轻
而火热的心真挚地相爱过，即
使是有花无果，可岁月无常，
世事难料，对那份感情的消
逝，纵然会因爱而恨，可谁又
能说清谁对谁错？

很长一段时间，我寝食不
安，为爱的脆弱。老公洞悉了我
的心，轻抚我的手，不要希望别
人永远对你好，哪怕你们曾经
是刻骨的恋人，你应该站在比
别人更高的一个位置与他相
处，就是永远不要对他有所要

求。只有这样，你的心才不会有
失衡感，你才真正学会了成熟。

也许，这个世界并不存在
永远，岁月会流逝，容颜会老
去，曾经的朋友，曾经的爱，都
会被岁月无情吞噬，不留痕
迹。一些人，一些爱，终究会离

开，但流逝的岁月毕竟因为他
们曾经的相伴而美好过。即使
是水中写就的誓言，也是一样
深深地记得。因为这个，我们
应该感谢所有给过自己美好
记忆的人。

!"#$%&'(#$)*+,

89:;<=>?@ ABCDE FG

H@IJKLMNO@PQRSTUVWX

YZ<=[\]^W_`@ abScdA

BCDWE efghi (" jklmno

)& kWpq@ 6rsBbtGuWv,w

xyBz{|M@}~�u!����;@

b�����EJ6rd�Bb��@_�

�i�O@e������d@J��ob

G��b�@�M��

我是22岁那年，也就
是14年前，从老家来南京

打工的。那年发大水，我记
得很清楚。我们那地方比较
穷，不像江南有乡镇企业，
除了农活，我们没有别的活
可干。刚到南京的时候，我
在南大的一处工地上当瓦
工，我在家的时候跟当地的

一个师傅学过瓦工，所以很
快就上了手。瓦工这活讲起
来也是手艺活，可干久了就
没什么了，就是卖体力。我
也想过换个轻松一点的工
作，但只是想想，我这人没
什么文化，初中没读完就下

地干活了，所以那些费脑子
的活是干不来的。所以到现
在我还是个瓦工。

我是在 6年前认识钱
红的。当时我们工地附近有
一个录像厅，专门放一些打

打杀杀的片子。晚上的时
候，工友们为了解闷常去
看。我去过一两次，看了觉
得就那么回事，就没再去
了。等再次注意到录像厅的
时候，是因为录像厅门口常

常聚集着一些陪看女。一开
始我没弄明白，心里想怎么
看录像，也要人陪啊。不久

我就知道了，因为有工友去
看过了。有一天下午，没活，
我实在无聊，就动了去看一
场的念头。我没往那邪事上
想，我就是想找个人，找个
女人聊聊，说说话。我 30

岁了，还没跟女人正经地说
过话呢。

放片子的时候，厅里很
黑。我紧张得要命，生怕会
出什么事，心里咚咚直跳。

是身边的女人先开口的。她
喊我大哥。问我在哪干活。
都是些家常话。我有一句没

一句地应答着。没几分钟，
我的手就被她攥着了。这是

我第一次挨一个女人那么
近，也是第一次被女人拉着
手。我感到手心在出汗，脚
也不听使唤地一会抬起来
一会着地。我不记得那天放
的是什么片子了。我的脑子
一片空白。我的注意力都在

我的一双手上。它们被另一
双手攥着不能动弹。

我像是被人下了药，晕
晕眩眩的，这感觉一直到有
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裤子口
袋才结束。那只手在我的
口袋里停留了有 10多分

钟。等它出来时，我的口袋
空了。但是她的手没空，她
的手里多了一样东西，我的
钱包。

没等片子结束我们就
出来了。我们找了地方摊
牌。我当然很气愤，骂了她

一些很难听的话。她看上去
不太紧张，只是说：我以为
事先你知道呢。她解释说，
来看录像的人都知道要把
自己的钱包看紧。“你以为
我们容易啊？就你给的钱一
顿饭都不够。”我不是一个

能说会道的人，我竟然被她
给问住了，只是一个劲地说

你这样做不对。我没想过把
她扭送派出所。这样，这事
就不大了。这个过程中，我
的一个工友闻讯赶过来做
了调解。他们俩以前就认

识。“不打不相识，你们就
做个朋友吧。”

结果，我们真的做了朋
友。我和一个未遂的小偷做
了朋友。我们互留了电话号
码。这是一件怪事，但它是
真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妻

子钱红。

钱红是 66年生的，比
我大5岁。她是四川人，来
南京前有过一段婚姻，结婚

不久就离了，孩子判给了
父亲。是我主动向她提出
结婚的，我的想法是我的
年龄大了，找个老婆不容
易，总得结婚生子给父母
一个交代，虽然她年龄比
我大，但是人还比较实在，

比较成熟，不像有些女孩
一样嘻嘻哈哈的。她的想
法也很正常，有两个担心，
一个是嫌她年龄大，一个
嫌她做过不光彩的事情。我
安慰她说：如果老想以前的
事，就什么都做不好。

于是我们在认识半年
后结了婚。再过一年，也就
是 2003年，我们有了女儿
玲玲。

结了婚后，她留在我老
家，我出来继续打工。在我

们那儿都是这样的。我们的

婚姻生活很平淡，我这人不
太会说话，她可能比我开朗

点，但是看到我不说话了也
就把话留在肚子里。她是一
个大大咧咧的女人。这性格
有好有坏。好的是，对邻居，
对工友啊，她表现得很大
方，不是那种躲在丈夫后面
不敢说话的女人。坏的是，

她做事太不细心了，举个例
子：夏、秋天点蚊香，因为放

蚊香盘不注意，家里很多东
西都被烧坏了，吊柜、床头
柜，连手机也被烧坏过。她
也不注意卫生，家里面被整
得乱七八糟。还有一个就是
懒，太阳升老高了，还躺在
床上。我妈实在看不惯，就
搬到我姐姐家住了。

我没奢望自己的婚姻
能像电影上演得那么幸福。
所以我看得比较开，觉得两
口子在一块只要平平安安，

不大吵大闹就算安生了。

去年7月份，钱红跟我
说她要出来打工。我说孩子

还小，你出来打工不方便，
等孩子再长大一些，上学
了，再出来也不迟。她不答
应。我知道她的脾气很倔，
就退一步说，要打工可以，
我帮你找工作，服装厂啊、
饭店啊，等我找好后，我接

你出来。她还是不答应。我
就说，你就是懒，就是吃不
了苦。她也不争辩。我拿她
没办法，就说那好，你到哪
个地方告诉我，免得我担
心。她竟然不同意，说我过
去不方便。这还是人话吗？

我是她丈夫啊。我气极了，
就大声喊她滚。她真的
“滚”了。

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但是我下意识觉得，她是去
干她的老本行了。我一想到
这就气不打一处来，也觉得

伤心。结婚前她答应我不再
干的啊。她走了以后一个
月，我在雨花台的一个工地
打工，她给我打了一个电
话。一个小时后，她来了，身
边还跟着一个女的。我问
她：玲玲呢？她说在出租房

里。我问她这一个月都在哪
打工，都做了什么。她很不
耐烦，说不要我管，还说我
一见面就吵架。和她一起来
的女的劝我们别吵了，但也
劝不住了，没待一会，她就
又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心里空
落落的。我知道在这件事情
上自己没做错什么。但是还
是觉得挺难受的，觉得婚姻
快到头了。

又过了一两个月。我们
还是联系上了。有一次她在

扬州给我打电话。还有一次
在无锡。反正她在好几个城
市待过。最后一个电话里，
她说她在外面待太久了，想
回家了。

我把她送回老家。我劝
自己忍耐。毕竟有孩子了，

不要轻易说分手。
年初，因为工地上活结

束得早，腊月十几我就回家
了。一回家，几句话不合我们
就打起了冷战。她住在楼上，
我住在楼下。每次吵架，我都
有种预感，她早晚会走的。

正月初二，我拉下面子
喊她跟我一块去串个门。我
说用不了你多少时间，一年
也就一次。她死活不去。还冷
言冷语地刺激我。我一气之
下打了她一嘴巴。她冲上来
死死抱住我，拧我，打我。我

先前一出手就已经后悔了。
但被她这么一激，我还是用
狠话把她顶了回去：你打不
过我的，这里不是娘家。

我知道这不是男人该

说的话。但是冲动是魔鬼，
我还是说了。

邻居家初八办喜事，初
七我去他家打杂帮忙。活干
完，我就和他们打起了麻将。
中午11点钟的时候，我抬
头看到她站在邻居家正往屋
里望。她没说话，我也就没理
她。天黑了，我起身回家。在

家门口碰到一个男孩，他说
我老婆到镇上买奶粉洗皮衣
去了，是他骑摩托车带她去
的。到了镇上以后，她让男孩
先回家，她要等皮衣干洗好
再回家。听了后，我脑子当时
就懵了。我赶紧回了家。我下

意识地打开壁橱里的抽屉一
看：从南京带回来的 7500
元钱不见了。我一下就瘫在
了地上。正月初七，这一天
也是我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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